
060606 要闻要闻
A R T N E W S

责任编辑／俞 越／0571-853118352 0 2 2 . 1 0 . 0 12 0 2 22 0 2 2 .. 1 01 0 .. 0 10 1 CHINA ART WEEKLYCHINA ART WEEKLY

曾宓先生的绘画是一代丰碑，一代大师。

——许江

9月27日，送别曾宓，送别当代中国画的一位大家。

今年夏天很长很热，急性子的曾宓善解人意，选择秋色

正清华的秋日突然干干净净地走了，整个病程也就一个多

月。他唯一的宝贝女儿曾莹发朋友圈：“这个世界上最爱我

的男人，如今已是天边的一抹云彩。”曾宓从天边迈入天国

则是一幅绘画，一张书法，一粒乒乓，一声清唱，一种难以复

制的风度。他的艺术有风度，为人有风度。风度是比风格

高级的有品位的本质存在，风度一定是艺术与人格的相映

统一，曾宓及曾宓艺术的风度翩翩俨然成为中国美术界的

独特符号，有趣的灵魂，有趣的笔墨，风骚迷人。

曾宓是在杭州邻近西湖的家中仙逝的，住院治疗期间

意识尚清楚的时候，他对家人说“我要回家”，回家昏迷中

醒来他又对家人说“我要回家”。他是福州人，福州是他的

家，他杭州住了几十年，杭州是他的家，他的内心深处，艺

术更是他的家。他走后第二天清晨六时许有一只白色的

仙鹭逗留他家阳台，是要接引生前喜欢穿白色西装西裤，

戴白色鸭舌帽、白色手套的曾宓远游天国？可能，天国是

热爱艺术、热爱运动、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热爱公益、热爱

真理的曾宓的自由家园，他依然可以在这里画画、写字、唱

歌、爬山、喝绿茶、打乒乓球，可以在这里欣赏风花雪月、文

房古董，可以在这里静静地羞涩地微笑，可以在这里思念

福州、杭州，思念亲人，思念朋友，思念遇见的一切美好。

曾宓“容我漫索”的画主要受黄宾虹影响，但又丰富了

黄宾虹、跳出了黄宾虹，点划皆性情，因为他同时是受石

涛、石溪、石鲁、傅抱石等影响的“三石楼主”，色墨圆融，隐

幽禅意，是他与众多学黄宾虹者最大的不同，这种过人之

处奠定了他今天绘画地位的基石。曾宓山水、人物、花鸟

无一不精通、无一不佳妙，晚年锲而不舍、万法诸相的书法

亦可视作曾宓元素的“画墨”，有一路把四者汇于一体再叠

加刻意盖印的绘画当代画家几乎找不出第二位比肩者，是

标配的“书与画”，是画之大者、智者、能者，故其人能寿，其

画能寿，仁者寿，寿者相，传乎千秋。他能全面熟练掌控用

水、用墨、用色、用笔、用印、用纸、用心、用情、用力，浓淡、

枯湿、阴阳、松紧、素艳、轻重，曾宓均自在地营造挥洒，极

尽“能量”，孤独求变。温情的他视野开阔，坐怀中西，不是

诗人，笔底的画却充满诗趣童贞，还洋溢着卓别林式的诙

谐幽默，除了中国传统文人画的任何题材，他把女人体画

得那么情味可乐、香色可餐，堪称一绝。此外，曾宓绘画的

黑色底蕴“道可道，非常道”，大有名堂。

“逸笔成空响；真身作道安。”今天，送别曾宓；今天，“老

玩童”曾宓玩够了，不想玩了；今天，才发现不攀附权贵的曾

宓其实是一位平民画家，是一位住在西湖边经常一袭白衣、

木讷仁厚、坦荡纯真的长者；今天，我们又在悼唁大厅听到

了曾宓唱歌的声音；今天，我们有序送别曾宓：长亭外，古道

边，芳草碧连天⋯⋯他在天国，但并没有离开我们。

曾莹（曾宓先生女儿）

我说不出爸爸在艺术上的成就，我跟大家分

享几个只有我知道的瞬间。他是8月16日进医院

的，17日早上，医院里分了营养餐，有牛奶、肉包子

和鸡蛋。肉包子、鸡蛋他咬不动，喝了一点牛奶，2
毫米的牛奶喝了 20 分钟。最后他不想喝了，我给

他掰了一点点肉包子的馅放到他嘴巴里，他吃出

是肉的味道就笑了。

第二个场景，我后来到 ICU去看他，从外面进

来，手很冷。我去摸他的时候，他感觉到我很冷，

可能当时并不知道我是谁，但是他很本能地把我

的手放到他的肚子上，想把我的手捂得热一点。

第三个场景，有一天我去医院看他，我穿的裙

子领子有一点大，头低下去的时候，他在氧气罩里

奋力地想跟我说话，我就把氧气罩给他摘了听他

讲。他意思就是说领子太大，脖子这里太空了不

好看，要戴一条项链，这样就会美一点。他以前给

我买过很多条项链，他希望我挂起来。

第四个场景，8 月 17 日进 ICU，是我陪他进去

的，刚刚进去的时候他需要插胃管。插胃管是很

痛苦的，医生拉着他的两只手，我抱着他的腿，插

进去的时候，他因为很痛苦，把眼睛睁开，死死地

盯着我，两行眼泪落下来。

最后一个场景，他呼出最后一口气，我捏着他

的手，他的手迅速地变得很白很白，皮肤晶莹剔

透，像一个婴儿一样雪白粉嫩，然后就这样走了，

那是24日晚上11点半。我一直坐在他旁边。

25 日上 5 点 50 分左右，我们家的窗口飞来一

只白鹭，非常神奇，白鹭在我们小区里很少看见，

那天它就在我爸爸的窗口来回飞了几次，我和妈

妈都看见，那个白鹭的样子像极了我爸爸戴白帽

子的样子。

我分享这些只有我知道的瞬间给大家，是想

告诉大家，爸爸来这个人间是来游戏的，他是来玩

的，他的绘画无论用什么方式，用什么手段，中国

画也好，水墨也好，西画也好，构图也好，其实都是

他的工具，他用这些工具把他在人间的那些想法

记录下来，无论是山水，还是人物，还是鸡鸭、兔

子，这是他看到的世界，他想留下来的感念，他留

在纸上。

最后他走了，他在这个人间最后受的苦，用两

行眼泪表达，他不玩了，他走了。虽然我很伤心，

很舍不得，可是我也很满足，有这么多人如此感怀

他。他也很有福气，在人间潇洒自由，想干什么就

干什么，他只是要开心。

现在他开心了，他在自己的家里走的，全家这

么多人陪着他。我心里很难过，但也很喜悦，我知

道他玩够了，去别的地方玩了。我在这里非常感

谢大家对他的怀念，我们好好地活着，做自己想做

的事情，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开开心心的日子就

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2021年3月29日，美术报总编辑杨丽带领记者前往曾

宓老师家中拜访，并对其进行专访。

2021年3月29日，美术报总编辑杨丽带领记者前往曾

宓老师家中拜访，并对其进行专访。

送别曾宓
■本报记者 蔡树农

2022年9月24日23时30分，著名画家曾宓在杭州家中逝世，享年90岁。9月29日上午，

“笔墨‘宓’境——曾宓先生追思会”在浙江展览馆举行，活动由中国文联副主席、浙江省文联

主席许江主持，浙江省文联、中国美院、浙江画院主要领导、曾宓生前好友、媒体记者及曾宓女

儿曾莹等出席。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马锋辉专门发来书面发言。

笔墨“宓”境

文艺界追思曾宓先生

文艺界人士追思曾宓

马锋辉（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

席、秘书长）

中秋节，我在北京通过长青代我向曾老师问

好，祝老人家中秋快乐，身体健康！意想不到今年

的中秋向曾老师的问候竟是最后的一次。

与曾老师二十余年的交往，我历历在目，情真

意切。在浙江美协工作期间，与曾老师一起赴云南

大理、香格里拉、丽江玉龙雪山采风写生⋯⋯在浙

江美术馆工作期间，举办了“八十初度”曾宓作品展

览。听曾老师讲他的书画，时常会与曾老师登吴山

城皇阁，在西湖边喝茶谈艺，也经常携作品向曾老

师求教，是曾老师指教我中国画的书法落款格式，

要把字写成像串珠一样贯穿起来成排落在画中，是

他传授我中国画构图的营造法式经验和用笔用墨

的要义，甚至还指点我如何洗毛笔，如何保护毛笔，

说毛笔本身写不坏，都是被洗坏的等绘画相关技

法。我画松也是与曾老师一起赴日本访问交流期

间，在海岛上的松林中晨跑得到的感悟和启发。

曾老师画的山，让人敬仰并回望难舍，曾老师

画的水，让人清澈并洗心濯尘。曾老师虽然离我

们而去，但是他艺术人生的精神感召永在。


